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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威远矿工之女李小

萍，家徒四壁，穷且不坠青云
之志，以683分考入百年名校
浙江大学，本已负债两三万
元的父母借遍全村只得两千
元，距高昂学资尚远。我在央
视《共同关注》看到后即致

电小萍，表示愿捐四年学费，
不料被她拒绝，曰在我之前已
有宁波一孙姓善人认捐。我感
动，两日后再次致电，表示愿
赠她四年生活费，又被她拒
绝，因孙老伯也已表示生活费
一并负担。当日晚些收到小萍

短信，寥寥数语，最动人处是
“我长大了一定要像你们一
样尽我所能帮助别人”。

我唏嘘之余，将此事告
知央视一老友，于是《社会
记录》派记者赴四川采访了
小萍。播出那晚，我坐在一个

喧闹的酒吧看电视，记者问
她为何不多接受资助为父还

债，以尽孝道？小萍安静回答
大意如下：

我父能在矿上背煤已属
有幸，尚有许多同学家境更
差，且没有央视报道，无人认
捐，更需要帮助。我们不贪。

人一生道路很长，一次

违背道德就会有第二次，所
以一次都不能有，无论以什
么样的理由。

我本想帮助的李小萍帮
助了我。那天看完电视，我成了
李小萍的粉丝，我比照“盒饭”
“凉粉”的意趣给小萍的粉丝

起了名———“平凡”。我很高兴
自己不是第100万个“盒饭”，
而是第一个“平凡”。

现在说说超女们，中国
(也许还包括外国)的各大唱
片公司、发行商、彩铃运营
商、影视制作商、书商，以及

各种盒饭凉粉玉米商，可能

还有钢笔铅笔圆珠笔商已经
全体总动员，准备迎接这几

个小女子呼风唤雨而来的金
钱盛宴。我已亲眼见识了在
我10米之内正在讨价还价的
数桩好生意。

我想因为职业的关系，
我会很快见到这几个可爱的
小姑娘，如果可能的话，我想

让她们和李小萍见见面，她
们是同龄人，她们有共同点：
虽然未经世事，但看起来都
很坚定。小萍本来并不愿宣
扬我们的事，但我告诉她：佛

说每个人都是一根蜡烛，你
被点燃了，就应该努力去点

燃更多的人，你点燃了更多
的蜡烛自己也不会燃烧得更
快，为什么不呢？小萍说
“好”，平静而朴素。

这之后，她们会走向完
全不同的道路。李小萍要去
学制药，要让更多的穷人看

得起病；超女们要去挂牌卖
票行走江湖，要让更多的富
人高得起兴。希望她们都能
一路走好。

李小萍让我学到了很多。
超女们，尤其是围绕超女风暴
周边的种种也让我学到了很

多，比如我一直热爱且无数次
讴歌的蔚蓝大海一旦发生海
啸后带来了多少垃圾和狼藉。
超女们没有错，主办方也没有
错，商人们更是天经地义。他
们只是在已经满身铜臭的兵
马俑胸前增加了一枚花香扑

鼻的纯铜勋章而已。
我说我要写文章，朋友

们说你螳臂当车！我说你怎
么知道这个成语？可见螳臂
当车有它的意义！

书生对商人的阻击贯穿
了人类的历史并且没有一次

成功，但每一次螳臂当车留
下的尸体恰恰拼成了一种叫
艺术的东西。艺术是什么？就
是一种愉快而赔本的冲动。

超女们，在一个没有灯塔
的年代里，希望你们点亮心
灯，以梦为马，热爱音乐，歌唱

美好。这个行业有许多丑恶，
但也有一些生生不息的追求
被一代代真正的音乐家坚持
下来。小萍，你是我心中真正
的超女。你好好去浙大读书学

习制药，我们会为了你们好好
做音乐，海啸还会再来，还会
退去，我们清理垃圾，坚守家
园，直到被彻底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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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对我是如此宽容和

厚爱！钟庆东时常会对着生
活的某一个角落说。对天气
说，对窗外大街上的人群说，
对香皂盒说，对马桶说，也对
自己说。钟庆东时不时的还
要拉着罗小云，一同品味过
去。但是罗小云已不记得。比

如，钟庆东说：“那次上课回
答问题，是你替我解了围
……”罗小云会说：“哦，我
不记得了。”钟庆东说：“还
有一次我不小心碰掉了你的
文具盒，你对我与对别人的
态度是不一样的，因为隔了

不久别人也碰掉了你的文具
盒。”罗小云说：“是吗？别人
碰了我记得，可是你那次我
没印象。”诸如此类，等等等
等。如果钟庆东纠缠不休，罗
小云是会有那么一点点不耐
烦的，但是钟庆东也不会因

此而懊恼。他觉得，一个女
人，无论什么时候，哪怕是成
为你的妻子，也还是会保留
或多或少的一些自尊和虚荣
的，不大会毫无城府地完全
承认她当初对你多么有好感

或干脆就是爱你。
不过话说回来，钟庆东

在独处的时候，也会偶尔冒
出一点念头相信罗小云是说
了实话的，就是说，她不记
得，或者说，她没感觉。否则，
又怎么解释罗小云直到高中
毕业也没能同自己在一起，

而鬼使神差认识了一个什么
跟她撞了自行车的男人？可
是，钟庆东接下来想，她对自
己说了实话，不也正说明她
是爱他的么？

现在，罗小云的工作已
经从邻县调回了本地，在县

计生局做了一名秘书兼打字
员。虽然不是卫生系统，却比
邻县的卫生防疫站环境好多

了，工资也多了一些。钟庆东
越来越有理由相信，他们的

生活是会越过越好的。
每天下了班，钟庆东和

罗小云两个人一起下厨做
饭。两个人都不是炒菜的好
手，做起什么来也并不是快
手快脚，但好在是两个人一

起做，就有了一种亲昵嬉戏
的味道。他其实是把人们常
说的“蜜月”期，过成了“蜜
年”期。

有一天傍晚，已经到了
下班做饭的时候，罗小云还
没有回来。钟庆东等了一会

儿，有点儿着急，就给罗小云
的单位打了电话，没人接。钟

庆东只好自己走进厨房，心
神不宁地做好了一顿晚饭。
快要吃饭的时候，罗小云回
来了。钟庆东问：“你到哪儿
去了？” 罗小云走进客厅，
“单位有一份材料明天急着
用，我在加班打字。”钟庆东

想了一想，说：“你也不给家
里打一个电话，让我好等。”
罗小云说：“打字室里没有电
话，我想给你打的时候，其他
办公室的人早已 下 班 走
了。”钟庆东把饭菜摆到桌
子上，说：“下次再有回家晚

的事情，最好给我打一个电
话。”罗小云走上来亲了他
一下，说：“好啊。”

钟庆东不知道，他这样
要求罗小云，其实是给自己
找了一个更大的麻烦。下一
次的时候，罗小云倒是把电

话打回来了，告诉他，单位有
一个饭局，需要应酬，晚上就
不回家吃了。将近晚上十点
的时候，钟庆东在家里坐不
住了，他感到了一点儿焦灼。

他关掉了电视，偌大的

房间，寂静中透出冷漠、单
调、呆板。钟庆东走进阳台，
隔着玻璃看外面大街上的
车来车往。“她到底和什么
人吃饭？吃的是什么饭？怎
么这么晚还不回来？” 钟庆
东知道罗小云夜间是不敢独

自骑自行车回家的，她一定
会打车。于是他把目光转向
楼下花园小区的大门口，那
里偶尔会有不同形状的轿车
从远处驶来，慢慢停下。钟
庆东盼望着有那么一辆出租
车，从里面走下来罗小云。

时间不知过了多久，大概总
有十一点了吧，他看见一辆
有出租车标志的轿车，停在
门口，里面急匆匆走下来罗
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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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前夕，在瑞金曾有过

一次特殊的体检。这次体检是
专门针对女性红军干部的。由

于预料到未来的突围转移将面
对非常艰难的战斗环境，考虑
到妇女的体质问题以及精简队
伍，将一百多名参加体检者刷
掉一大半，只剩二十多名女红
军合格，加上免检的几位在中
央机关和军队工作的领导夫

人，中央红军最后统计有三十
名女红军被批准参加长征，而
其中客家女性有十二人。

这三十名女红军中完整
走完长征的人都成了军队史
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比起众多
的男性红军，她们幸运得多，

因为她们每一个人都清楚地
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即使是最
普通的身份。

当时红军中关于性别的
外在区分是很不明显的。那时
候女红军都穿着宽大的军服，
几乎看不出女性的特征。有一

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女红军在
长征中的情况：1935年，红军
到达甘肃小镇哈达铺，当地妇
女见到长征中的女红军都万
分惊奇，不敢相信眼前这些短
头发、穿军装、皮带上挂手枪
的人真的是女人。后来把女红

军带到家里，仔细端详，摸摸
她们的胸脯，跟着她们去茅
房，才消除疑虑。

长征途中打仗自然是男
红军的主要任务。女红军只有
在遇上特殊危急的情况下，才
要打仗。但她们在长征路上的

各种琐碎的任务很多，一点都
不比男红军轻松，同样也会遇

到生命危险。
女红军的身份一般是

“工作队员”或“政治战士”
(这个称谓在长征初期非常
流行，后来却不常使用了)。

女红军把自己的工作形容为
“走前走后”，通常是：前一晚

了解部队第二天的宿营地，然
后早起提前出发，提前到达目
的地，筹备好粮食，请好民夫，
这就是“走前”。

但并不都是顺利的时候，
例如提前到了目的地，但当地
群众却躲起来，把粮食密藏，

女红军虽然完成了行军任务，
却没有完成工作任务。于是又
得想办法去寻觅躲藏的群众，
费尽口舌动员他们为红军当
民夫，如此来回折腾，反而累

得还要走在队伍的后面。这就
是“走后”。

如此“走前走后”，每天

就要多走出一二十里路，加上
要走许多弯路、回头路、冤枉
路，她们也无奈地形容自己其
实是“走了三万五千里的人”。

作为“政治战士”，女红
军除了一路上扩军，雇请民

工、民夫，跟随担架外，还要
做经济工作：打土豪和筹粮
筹款。粮和款是红军的命根
子，那么多战士要吃饭，而粮
食除没收、征收土豪的之外，
还得用钱购买老百姓的粮食
才能尽量满足要求。这种经

济工作也就具有了浓重的政
治色彩。女红军们每到驻地，
安排好伤员，便要马不停蹄
地去完成这些神圣而又紧迫
的任务。而这时正是人们最
累、最想休息的时候，她们却
仍在忙碌。

这支人数不多的红色娘
子军随着大部队继续前进。她
们顽强、坚毅，有着惊人的内
在力量。她们给自己提出的行
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
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
块钱”。当时红军的规定是把

生病、负伤，实在走不动的红
军，每个人给八块光洋，寄在
百姓家里。“不得八块光洋”，
就不能掉队，不能负伤，不能
生病，这几条男红军做到都不
容易，对女红军来说则更增加
了难度。

中央红军的三十名女红
军，除了三名同志因为各种情
况途中留在当地开展革命工
作外，其余二十七名同志都走
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还有几
位女红军在长征途中产生了
爱情，完成了婚姻大事。有三

名女红军贺子珍、陈慧清、曾
玉在路上生产分娩，留下了红
色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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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建设新村 70栋 3
号房；该房为一进两小间，南
北向老式平房。住户为祖母、
孙女两人，祖母瘫痪在床，孙
女叫常艾艾，现在市54中初

中204班上学。搜查时天阴，
光线中等。初步了解：祖孙二

人都清楚死者倪红梅的卖淫
事实。但她们还是感到突然，
无法接受死亡的事实，谈话无
法进行下去。

倪红梅，1966年生，高中
肄业，原市绢纺厂工人，1983
年顶替进厂，在精纺车间任过

小组长、质检员，得过两次厂
先进、一次市先进生产者荣
誉。据反映，该女性情温和，与
邻居关系良好，群众对其卖淫
事实也不反感。主要因为家庭
经济状况太差，婆婆瘫痪多
年，女儿亦住院多次。

在检查遗物时发现一本
旧书内夹着两张百元新钞，疑
为假钞，带回检验。其他无异
常。

当晚刘、李再次勘察了案
发现场。在没有照明的条件
下，室内光线充足，而且闪烁

不定，给人一种奇特的感觉。
现已查明，室内遗留的纸团血
迹与死者无关，可以认定是犯
罪嫌疑人留下的，有可能是鼻
血。问题是罪犯为什么故意留
下这些线索？决定继续研究死
者的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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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起，我要把从前的
每一点快乐，每一分一秒的美
好时光都从脑袋里挤出来，写
下来，留给我的艾艾。让她知
道，妈妈即使在最灰暗的日子
里，内心也是向着光明的。

其实艾艾比我做得好。从
她12岁生日以后，她就变了
一个人，甚至比我还要懂得体

贴。我相信这是苦难的赐予，
可是我又有点担心，毕竟她还

只有12岁啊，她不该承受这
些。而她做到了。

每天，她都早起，倒痰盂，
搞卫生，洗漱，然后做早饭，安
排奶奶吃过后，才去上学。中
午饭，有时是我留下的，有时
还要自己做。晚上更要自己动

手料理一切。
婆婆还是在怨恨我，但已

经不像从前那么凶了。从前连
碗都不让我碰，嫌我脏，所以
都是艾艾伺候她。但擦洗艾艾
就帮不上，她搬不动她。那我

就不能不咬紧牙关，怎么恨怎
么骂我都听不见，我要是不给

她翻身不给她擦洗，那一身肉
还不早烂完了？艾艾见我这
样，慢慢地就主动过来打岔，
我明白这孩子是心疼我了。

只要我在家，她就会找

出各种各样的话题，没完没
了缠着说，好像一停下来，这
个家就没了活气，而她就是
全家的发动机。我知道她是
操心我，怕失去我，可她的神
经绷得太紧了，她才只有 12
岁呀，而且身体还没有完全
康复。由于先天性的心肌功

能不全，动过大手术，别的女
孩已经“抽条”了，有的都初

潮了，可她还一点动静都没
有。她呱啦呱啦地说，没完没
了地说，为一个并不可笑的
笑话哈哈大笑。

有时她也跟我报报账，说
她买了什么东西，然后告诉我
哪个超市的东西实惠。家里的
钱现在都是她管着，一家三口
的低保金，还有我的每一笔收
入都是她管着。这是我安排
的，我给她办了一张卡，有一

点就往里存一点，只有她自己
能取。我身上一般不留钱，做
这一行的，随时都有可能被抢
被抓。我必须给她留下所有的
钱，生活费、医药费、学费，这
样我的屈辱才是有效的。但我
无意间培养了一个理财高手，

她告诉我，她把大部分都转成
了七天自动转存的储蓄，她的
卡上也不留多少钱，万一被抢
了怎么办？她还计算过，半年
期、一年期和三年期怎么倒换
着存才能利息最高。这孩子聪
明。

她还是笑，尽可能让我也
笑。我也必须笑。在家笑，在外
更要笑。听说市领导在提倡微
笑，说微笑是我们这座城市的
表情。如果评比，我能得表情
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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